《教父的囚鸟》故事梗概 (800字)：
暴雨倾盆的曼哈顿之夜，艾拉·甘比诺浑身湿透，绝望拍打卢卡·科伦坡的车窗，哀求他相信甘比诺家族与其父遭遇暗杀无关。车窗降下，卢卡冷酷揭露索菲亚的告密与布鲁克林码头的地契之争，认定艾拉之父是凶手。他将艾拉粗暴按在引擎盖上，撕裂她的礼服，在暴雨中残忍侵犯，宣告甘比诺家的血债需用她的身体偿还。
艾拉随即被投入臭名昭著的黑石岛监狱。卢卡之父文森特·科伦坡的指令让她成为众矢之的。在淋浴间，她被多名女囚围殴、灌消毒液，并被强行塞入肥皂进行羞辱性侵犯，身心遭受毁灭性摧残。
三十天后，艾拉伤痕累累地走出监狱，立刻被等候的卢卡劫持。在疾驰的劳斯莱斯后座，他无视她的哀求，撕开她的衣物，在单向玻璃前对她进行侵犯，再次强调她卑贱的“玩具”身份。
艾拉被送入科伦坡家族控制的“黄金王冠”会所。被迫穿上近乎透明的暴露衣物后，她在VIP包厢遭受黑手党头目唐尼的公开猥亵与灌酒。卢卡冷眼旁观，并以她母亲的呼吸机为要挟，强迫她跪地舔净地毯上的酒渍，甚至被高跟鞋踩头羞辱。更甚者，卢卡当众将她“赏赐”给唐尼。就在唐尼撕开她的内衣施暴时，艾拉在极度绝望中本能喊出卢卡父亲的名字“Vincent”。卢卡突然狂暴地踹门闯入，枪托砸碎唐尼的牙齿，用貂绒大衣裹住遍体鳞伤的艾拉，粗暴拖离现场。
在车内，艾拉虚弱质问卢卡为何相救。卢卡咬破她的嘴唇，宣称她仅是自己的“私人玩具”，并强令司机开往市政厅登记结婚。在市政厅走廊，艾拉试图撞消防栓自杀，被卢卡暴力制止。他再次以她母亲的性命相胁，并展示ICU账单。在婚姻登记照相室，艾拉脸上挂着泪痕强颜欢笑，卢卡则在镜头外狠狠掐拧她的臀部。
艾拉作为“卢卡夫人”被带回科伦坡庄园，实则是更深的囚禁。她被贬至洗衣房，被迫手洗肮脏的内衣物，遭受女佣长等人的残酷欺凌：被踢翻污水桶、被踩碾手指、被馊臭食物糊脸、甚至被按入脏水桶。当女佣撕开她的衣服，将奶油恶意涂抹在她胸脯上羞辱时，卢卡破门而入。他枪托击碎女佣长的牙齿，驱散众人，随后粗暴撕开艾拉污秽的衣物，低头舔舐她胸口的淤伤，宣告唯有他才有权“弄脏”她——艾拉·科伦坡。艾拉彻底沦为卢卡病态复仇与独占深渊中的囚鸟。

人物小传：
艾拉·甘比诺 / 艾拉·科伦坡：
身份： 甘比诺家族千金 → 科伦坡教父卢卡的囚徒与妻子。
核心特征： 初始带有骄傲与纯真（昂贵的白礼服），在卢卡残酷的复仇风暴中被迅速摧毁。经历了极致的身体摧残（监狱暴力、性侵、殴打）与精神凌辱（强迫卖淫、舔地、下贱称呼），展现出脆弱、恐惧、绝望，但也偶有强烈的求生本能（试图逃跑、自杀反抗）。在持续的折磨中，她的身份认同被彻底粉碎，沦为卢卡发泄仇恨与病态欲望的“物品”，身心布满伤痕，眼神常现空洞与麻木。对母亲的爱是她唯一且被卢卡牢牢掌控的软肋。
核心驱动力： 求生（为自身，更为母亲）；摆脱非人折磨；理解并反抗强加于身的仇恨。

卢卡·科伦坡：
身份： 科伦坡家族新任教父。
核心特征： 冷酷、暴戾、控制欲极强。坚信艾拉之父是谋杀自己父亲的元凶，复仇是其核心驱动力。他将艾拉视为甘比诺家族的“血债”象征，对其进行系统性的身体与精神摧毁（公开羞辱、性暴力、监狱折磨、强迫卖淫）。其行为充满矛盾：一方面极尽残忍地伤害、贬低艾拉（称其“贱货”、“玩具”），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强烈的病态独占欲（不容他人真正“染指”，如枪击唐尼；宣称只有他能“弄脏”她）。对艾拉施暴时往往混合着恨意与扭曲的欲望（舔舐伤痕）。利用艾拉对母亲的爱作为终极控制手段。
核心驱动力： 为父复仇；维护家族权威；绝对控制与占有艾拉（作为复仇对象与欲望客体）。

索菲亚：
身份： 关键告密者（仅提及）。
作用： 其向卢卡提供的“刹车线被剪断”的信息是卢卡认定甘比诺家族有罪、并对艾拉展开报复的直接导火索。身份与动机成谜，是引发冲突的关键人物。

唐尼：
身份： 黑手党头目（黄金王冠VIP）。
特征： 粗鲁、淫邪、残忍。是卢卡用来公开羞辱和惩罚艾拉的工具（灌酒、言语侮辱），并在卢卡的“赏赐”下对艾拉施暴，直接引发卢卡狂暴的“救援”和最终婚姻的强迫。
作用： 激化冲突，催化卢卡病态占有欲的爆发。
0. 
女佣长及女佣们：
身份： 科伦坡庄园仆人。
特征： 势利、刻薄、残忍。代表庄园底层对艾拉的恶意，执行卢卡暗示或默许的日常折磨（言语侮辱、强迫劳动、身体虐待、污秽攻击）。女佣长是欺凌的主导者。

教父的囚鸟
第一集：暴雨之始 (500字)
1、曼哈顿顶层公寓外｜暴雨夜｜外
暴雨如注，城市霓虹在雨幕中扭曲。艾拉·甘比诺浑身湿透，疯狂拍打着加长林肯的车窗。昂贵的白色礼服紧贴在身上，勾勒出诱人的曲线，湿透的金发黏在苍白失色的脸颊。

艾拉
（嘶哑绝望）
卢卡！求求你听我解释！我父亲绝不会对你父亲的车做手脚！我们家族没有理由——

车窗冷酷地降下，露出卢卡·科伦坡刀刻般冷硬的侧脸，雪茄烟雾模糊了他眼中翻腾的杀意。

卢卡
（冰冷打断）
理由？布鲁克林码头的地契，够不够份量？
（猛地探出手，铁钳般揪住艾拉湿透的金发，狠狠撞向冰冷的车窗）
要不是索菲亚告诉我刹车线被剪断，现在躺在太平间冷柜里的就是老子！

艾拉痛哼，额头瞬间红肿。
艾拉
（难以置信）
索菲亚？！她为什么...

卢卡推开车门，保镖立刻撑开巨大的黑伞。他无视暴雨，一把掐住艾拉纤细的脖子，将她死死按在湿滑冰冷的车引擎盖上。另一只手粗暴地抓住她礼服的领口，刺啦！ 昂贵的蕾丝应声撕裂，露出大片雪白酥胸和精致的蕾丝胸衣边缘，在雨点和车灯下泛着脆弱的光泽。

卢卡
（俯身，滚烫的呼吸喷在她耳廓，带着浓烈酒气和恨意）
老科伦坡在ICU插着管子等死的时候，你父亲在庆功宴上开香槟，对吧？

他的手指带着惩罚的力道，毫无预警地猛然探入她撕裂的裙底，隔着薄薄的丝质内裤粗暴地揉捏按压。艾拉的身体在冰冷的雨和灼热的侵犯中剧烈颤抖，屈辱的泪水混着雨水滚落。

卢卡
（扯开自己昂贵的衬衫，露出精壮的胸膛，眼中是赤裸的欲望和毁灭）
甘比诺家欠的血债…就用你这身淫肉，现在开始还！

第二集：炼狱初尝 (500字)
1、黑石岛监狱走廊｜深夜｜内
阴森潮湿的走廊，铁栅栏后伸出无数布满污垢和狰狞纹身的手臂，像地狱探出的触手。艾拉穿着不合身的橙色囚服，踉跄前行，每一步都牵动身上被推搡出的淤青。

女囚A
（舔着嘴角的刀疤，目光贪婪）
啧啧，看看这身细皮嫩肉，能撑几天不烂掉？

女囚B（狞笑，故意撞向艾拉）
科伦坡教父亲自送来的‘玩具’，都小心点，别他妈玩坏了~

2、监狱淋浴间｜深夜｜内
弥漫的廉价水汽中，六个身材壮硕、满身纹身的女人像饿狼般围住艾拉。她被狠狠一脚踹倒在冰冷肮脏的瓷砖地上。

艾拉
（惊恐抱胸后退）
狱警！来人——

铁门被一条湿漉漉的毛巾死死缠住门栓。一个拉丁裔的壮硕女囚反手一记耳光，啪！ 清脆响亮，艾拉嘴角瞬间裂开，鲜血渗出。

女囚头目
（揪住艾拉湿漉漉的金发，迫使她仰头，另一手拿起一瓶刺鼻的消毒液）
文森特·科伦坡先生特意吩咐了——”
（她狞笑着，将消毒液粗暴地灌进艾拉因痛呼而张开的嘴里）
要我们…好好‘伺候’甘比诺小姐！

同时，另一个女囚捡起一块滑腻的肥皂，当众狠狠掰开艾拉的双腿，不顾她疯狂的踢打，将那冰冷的、滑腻的肥皂强行塞入她最私密的腿间深处，并恶意地搅动按压。
艾拉在窒息和下身强烈的异物侵入感中剧烈痉挛、干呕，消毒水的灼烧感从喉咙蔓延到胃部，腿间涌出屈辱的湿滑和疼痛。在彻底昏厥前，她涣散的瞳孔只看到铁窗外一个扭曲的蛇形纹身一闪而过。

第三集：囚鸟出笼 (500字)
1、监狱大门｜阴日｜外
沉重的铁门缓缓打开。艾拉裹着一条散发着霉味的破毯子，蹒跚走出。阳光刺眼，她下意识地眯起眼，脸色苍白如纸，裸露的小腿上鞭痕交错。一辆漆黑的劳斯莱斯幻影如同幽灵般无声滑至她面前。车窗降下，露出卢卡·科伦坡冰冷的脸，他指间的婚戒在阴郁的光线下闪烁着不祥的寒光。

卢卡
（毫无温度）
上车。

艾拉眼中闪过极致的恐惧，她猛地转身，不顾一切地冲向不远处的警卫亭。但两名黑衣保镖如鬼魅般出现，轻而易举地架起她虚弱的身体，像扔垃圾一样将她塞进劳斯莱斯宽敞的后座。

2、车内｜疾驰中｜内
车内弥漫着高级皮革和雪茄的混合气息。卢卡一把扯开艾拉裹身的破毯子，也粗暴地撕开她领口残存的衣物，滚烫的唇带着惩罚狠狠咬上她纤细的锁骨，留下渗血的齿痕。冰冷的金属皮带扣硬生生硌进她柔软的小腹。

艾拉
（虚弱地推拒，声音破碎）
不…不要在这里！求你…

卢卡
（冷笑，大手用力撕开她腿上的破丝袜，粗粝的手指直接探入她大腿内侧）
才在黑石岛待了三十天，就忘了自己是什么下贱货色了？

他轻易地压制她的反抗，将她身体扳成一个屈辱的M型，双腿被强行分开按在昂贵的真皮座椅上。单向车窗玻璃清晰地映出她被侵犯的姿态，泪水无声地滑落，滴在放平的真皮椅背上。

第四集：黄金王冠的屈辱 (500字)
1、“黄金王冠”会所更衣室｜夜｜内
刺鼻的香水味混合着烟味。刻着淫靡裸女浮雕的青铜门后，是纸醉金迷的深渊。一个满脸横肉的主管将一套近乎透明的衣物甩到艾拉脸上。

主管
（猥琐地捏了捏她挺翘的臀部）
换上！科伦坡教父说了，这身最衬你这身骚肉。

艾拉颤抖着拿起：几近透明的黑色渔网袜，小到只能勉强勒进臀缝的丁字裤，以及两片镶着廉价水钻、几乎遮不住乳尖的胸贴。

2、VIP包厢｜夜｜内
包厢内雪茄烟雾缭绕，充斥着粗鄙的笑声和烈酒气息。艾拉托着沉重的酒盘，一个肥硕油腻的黑手党头目猛地抓住她的手腕，力道大得让她痛呼出声。

黑手党头目
（将一整杯龙舌兰灌进她嘴里，酒液顺着下巴流下，浸湿了薄如蝉翼的上衣，乳尖在湿透的布料下清晰凸起）
哈！罗西从哪个窑子里挖出这么个极品洋娃娃？这奶子…啧啧！

卢卡
（慵懒地摇晃着威士忌杯，眼神却冰冷如毒蛇）
听到唐尼先生的话了？舔干净他洒在地毯上的每一滴酒…
（他俯身，声音如同恶魔低语）否则，我立刻打电话停掉你母亲那台昂贵的呼吸机。

艾拉浑身剧震，绝望地跪下，像最低贱的女奴般，俯身用舌头去舔舐肮脏地毯上的酒渍。就在她屈辱地擦拭时，一只穿着尖细高跟鞋的脚突然狠狠踩住她的后颈，将她整张脸压进湿黏的地毯里，几乎窒息。

第五集：背叛与救赎？(500字)
1、VIP包厢｜夜｜内
卢卡掐住艾拉的下颌，强迫她张开嘴，将又一杯滚烫的龙舌兰直接灌入她喉咙深处。辛辣的酒液灼烧着她的食道，部分从嘴角溢出，顺着她剧烈起伏的胸脯流下，让那本就半透明的上衣更加一览无遗。

卢卡
（眼神阴鸷，突然狠狠一脚踹在她腿弯）
跪下！贱货！

艾拉痛呼着跪倒在地毯上。

卢卡
（指着旁边一个满脸刀疤、眼神淫邪的男人——唐尼）
唐尼，这条母狗，今晚归你了。随你怎么玩。

唐尼咧嘴一笑，露出焦黄的牙齿，他像饿狼扑食般抓住艾拉，粗鲁地一把扯开她腿间那根细得可怜的丁字裤带子，两根粗壮的手指带着玩弄和羞辱，当众直接刺入她最私密柔软的花径深处，恶意地抠挖搅动。

艾拉
（在剧烈的疼痛和前所未有的羞耻中崩溃，指甲在唐尼脸上抓出血痕，本能地哭喊）
卢卡！救我！Vincent——！

回应她的，是包厢门被卢卡狠狠摔上的砰然巨响！门缝里，传来艾拉衣物被撕裂的刺耳声和唐尼兴奋的喘息、污言秽语。绝望彻底淹没了她。
0. 
第六集：暴君的烙印 (500字)
1、VIP包厢｜夜｜内
唐尼正撕咬着艾拉胸前那可怜的镶钻胸贴，牙齿啃咬着娇嫩的乳尖，留下青紫的牙印。厚重的青铜包厢门突然发出轰隆巨响，被人从外面用暴力生生踹倒！烟尘弥漫中，卢卡·科伦坡如同地狱归来的魔神，双眼赤红。他手中的枪托带着千钧之力，狠狠砸在唐尼满口黄牙上！咔嚓！ 骨头碎裂和惨叫同时响起。
卢卡脱下昂贵的貂绒大衣，粗暴地将几乎全裸、浑身淤青和精斑的艾拉裹住，像拖拽一件物品般将她拖离包厢。

卢卡
（拖行中，声音压抑着狂暴）
想被那群畜生轮奸至死，你就继续跑！

2、劳斯莱斯车内｜疾驰中｜夜｜内
艾拉蜷缩在貂绒大衣里，身体因寒冷、疼痛和恐惧而剧烈颤抖。

艾拉
（声音微弱，带着不解和残留的恐惧）
为什么…为什么救我…

卢卡
（猛地捏住她的下巴，眼神狂乱而充满占有欲，低头狠狠咬破她的嘴唇，鲜血的腥甜在两人唇齿间弥漫）
救你？
（他发出一声嗤笑，大手探入大衣内，抓住她腿间残留的、被撕裂的蕾丝丁字裤边缘，用力向外扯出）
你的贱命，包括你这身淫肉，都只是我的私人玩具！
（他拽着那根细带，如同牵着牲畜的缰绳）

卢卡
（命令司机）
去市政厅婚姻登记处！现在！

第七集：血腥婚礼 (500字)
1、市政厅走廊｜日｜内
艾拉穿着临时找来的不合身廉价白色连衣裙（象征婚纱），看到走廊尽头的阳光，求生的本能让她猛地挣脱卢卡的手，向旁边的消防栓撞去！卢卡反应快如闪电，一把揪住她的后颈，将她整个人狠狠按在冰冷的墙壁上，膝盖带着巨大的力量，顶进她双腿之间最柔软的部位，研磨挤压。

卢卡
（手指隔着薄裙布料，狠狠拧住她敏感的乳头旋转，声音如同毒蛇吐信）
想撞死解脱？做梦！
（他掏出手机，屏幕亮起）
看看ICU最新的账单？你母亲那口气，就吊在我指头上。再动一下，我立刻拔管！

2、婚姻登记照相室｜日｜内
刺眼的闪光灯亮起。

摄影师
微笑！

艾拉脸上挂着泪痕，却不得不拼命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卢卡站在她身后，一只手看似绅士地搭在她腰间，另一只手却隐藏在蓬松的裙摆后，在她裸露的臀肉上狠狠揉捏、掐拧，留下青紫的指印。艾拉的身体在剧痛和屈辱中僵硬，只有那虚假的笑容凝固在照片上。

第八集：宅邸深寒 (500字)
1、科伦坡庄园洗衣房｜日｜内
巨大的工业洗衣房，蒸汽弥漫。一个趾高气扬的金发女佣将一大筐沾满污秽和可疑体液的男人内裤、丝袜甩到艾拉脸上。

女佣（尖酸刻薄）
喏！教父大人吩咐了，这些‘贴身’衣物必须由您‘亲手’清洗！他说您最会‘伺候’人了~特别是男人的东西！

艾拉默默蹲下，捡起一条肮脏的丝袜，机械地揉搓。冰冷刺骨的肥皂水浸泡着她伤痕累累的手指。

女佣长（一个身材健硕、眼神凶狠的中年女人）突然走过来，一脚踢翻了艾拉身边盛满污水的水桶！哗啦！ 冰冷腥臭的污水瞬间浸透她的裙摆和赤裸的小腿。

女佣长
（穿着硬底皮鞋的脚狠狠踩在艾拉揉搓衣物的手指上，用力碾磨）
想吃午饭了？
（她狞笑着，猛地掀开旁边一个散发着浓烈馊臭味的垃圾桶盖子）
行啊！先把这里面的‘美味’舔干净！

[bookmark: _GoBack]第九集：污秽与救赎(500字)
1、科伦坡庄园洗衣房｜日｜内
馊臭的残羹冷炙——粘稠的意面酱汁、腐烂的菜叶、发霉的面包糊——被女佣长抓起，狠狠糊在艾拉苍白精致的脸上。刺鼻的恶臭让她窒息。另一个女佣趁机揪住她的头发，粗暴地将她的脸往污秽不堪的脏水桶里按！

艾拉
（拼命挣扎，呛咳着污水）
咳…咳…住手！卢卡知道你们这样…他不会放过…

女佣A
（一把撕开艾拉廉价女仆装的前襟，露出里面被污水弄脏的肌肤和若隐若现的乳房，她抓起一大块厨房用的奶油，带着恶意的笑，用力抹在艾拉雪白柔软的胸脯上揉搓）
哈！真以为高高在上的科伦坡教父会在乎一个杀父仇人的奶子？
（奶油在她手指下化开，弄脏肌肤，更显淫靡）
他把你扔给我们，就是让你生不如死！

就在女佣的手要更深入猥亵时，洗衣房的铁门发出哐当！ 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！门锁被暴力破坏，卢卡·科伦坡站在门口，手中枪口还冒着缕缕青烟，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。
0. 
第十集：独占的深渊 (500字)
1、科伦坡庄园洗衣房｜日｜内

女佣长
（吓得魂飞魄散，扑通跪下，指着艾拉尖叫）
教…教父！是她！她在食物里下毒想害我们！我们只是…只是想教训她…

卢卡
（眼神如寒冰，大步上前，手中的枪托带着雷霆之势狠狠砸在女佣长的嘴上！咔嚓！ 牙齿混合着鲜血飞溅）
下毒？你们这群下贱的蛆虫也配？
（他看也不看地上哀嚎的女人，目光死死锁住浑身污秽、瑟瑟发抖的艾拉）

他粗暴地扯开艾拉身上那件沾满奶油、污水和食物残渣的破烂女仆装，布料碎裂。他无视她的挣扎和羞耻，低下头，滚烫的舌尖带着一种令人战栗的占有欲，缓慢而用力地舔过她胸口那片被女佣用奶油揉捏出的淤伤。

卢卡
（噬咬着她冰冷的耳垂，声音低沉而危险）
记住，艾拉·科伦坡…
（他强调了新的姓氏）
能弄脏你这身淫肉的…只有我卢卡·科伦坡一个人！




